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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在美国介入香港事务中扮演着“前台”角色。美国驻香港总领

事馆通过对民主、人权、政制发展等涉港重大问题进行多方位的关注，支持反对派政治力量的发

展，收集涉港情报等方式，全方位介入香港事务。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对香港事务的介入干扰了

“一国两制”在香港的顺利实施，加剧了香港局势的复杂性。从未来趋势看，美国驻香港总领事

馆将执行美国以对港政策牵制中国的策略，更多介入香港事务。中国政府应对美国介入香港事务，

要避免美国将修订《逃犯条例》等香港事务问题国际化，在中美博弈中打“香港牌”；密切跟进

美国涉港法案具体细节，及时做出有力的反制；加强内外舆论宣传，对美国在涉港问题上的“极

限施压”向国际社会做好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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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2 月以来，香港围绕修订《逃犯条例》引发的冲突和矛盾，使香港面临回归 22 年来最严

重的管治危机。在香港“反修例风波”中，美国“积极”介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作为维护美国

在港利益的“前台”，成为美国介入修订《逃犯条例》这一具体香港事务的重要推手和执行者。此

前关于美国对香港事务介入的研究中，对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介入香港事务的研究和分析相对欠缺

甚至缺失。本文通过对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这一具体机构在介入香港事务中的角色和作用进行梳理，

分析其介入香港事务的主要方式和影响，为更好防范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提供理论参考。 

一、回归前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作用 

1843 年香港开埠不久后，美国就在香港设立了领事馆，1849 年又设立了驻澳门领事馆。但基于

1812 年英美战争后英美关系的紧张状态以及美国在远东贸易份额较小，香港对于美国的重要性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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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没有体现出来。“美国出于对英国的防范，军舰宁可驻泊澳门，也没有将英国控制的香港作为建

立‘太平洋商业帝国’的支点。”
［1］

这一时期美国驻港领事的职责主要是向美国国务院报告美国在

香港和远东的贸易利益。1869 年，美国驻澳门领事馆撤销，归并到美国驻港领事馆。1898 年美国驻

港领事馆升格为总领事馆。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成为美国在中国设立的第二个总领事馆。自此，除

关注在香港的商贸利益外，美国也开始在政治、军事以及情报等方面在香港开展活跃的行动，香港

甚至成为美国向东南亚扩张的战略要点
［2］

。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功能

不断得到加强，地位也不断上升，成为美国驻外系统中最重要的领事机构之一，也成为美国对港政

策最重要的执行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基于自身利益考量，极力主张英国在日本投降后将香港归还中国，

不赞成英国继续控制香港
［3］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冷战初期，基于美英的“特殊关系”、“失

去中国”、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以及对香港的政策评估，美国承认英国在香港具有的特殊利益，对

香港主权、治权事务采取“不参与”和“不主动”的基本原则。但是，美国通过扩大、提升驻香港

总领事馆的规模和功能来加强美国在香港的存在。冷战初期，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是西方世界观察

中国的主要机构，在所有观察中国的机构中无疑是最具有影响力的
［4］

。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规模

比美国绝大多数的驻外大使馆都要庞大。作为驻香港总领事馆行政机构的一部分，1949 年成立的香

港美国新闻处更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5］

。随着美国在香港情报、宣传等方面行动的扩大，美国

驻香港总领事馆快速膨胀起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领事馆”
［6］

。1953 年，在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

工作的美籍人员就超过 160 人，还不包括当地雇员。其有 4名领事和 20 名副领事，是除驻伦敦使馆

外美国最大的驻外机构配置。冷战期间，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核心任务包括三个方面：搜集有关

中国内地的信息，并做出专业评估和预测；安排美国国内政治人物访港期间的行程，组织香港团体

或者个人访问美国；以香港为基地进行冷战宣传
［7］

。 

搜集情报和信息是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主要功能之一
［8］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就开始

重视香港独特的情报价值，冷战期间更加重视香港对共产主义阵营的情报搜集功能，并逐步扩大驻

港情报系统。美国政府甚至抱怨、投诉港英当局没有充分利用香港的情报价值
［9］

。美国将领事报告、

战略情报处报告、陆海军武官报告、美国新闻处中文报刊翻译文稿、中国报刊及其他出版物作为地

区情报的重要来源
［10］

。冷战期间，香港对美国政府的情报价值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与利用
［11］

。

1947 年，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开始编辑《香港中文报刊观察》。其主要收录香港当地刊发的重要中

文报刊文章。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开始编辑《中国大陆报刊调查》
［10］

。“美国驻

香港总领事馆是有关中共的经济和政治信息的主要来源，总领事馆翻译的内地出版物被世界各地的

外交官、学者和研究分析者们视为独特的宝贵资源。”
［4］139

美国政府通常依据涉港情报来判断香港

的经济、政治、战略以及文化价值，并针对特定的涉港问题确定相应立场或政策举措
［12］

，而涉港情

报的主要来源就是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提供的机密报告“以每日电报和备忘

录、每周和每月报告的形式发布”。“政治周报、经济周报、联合周报和香港周报是对内地和香港

当前情况的每周综合分析，内容涉及广泛。”
［4］138-139

根据 1960 年的美国对港政策文件，美国政府将

香港作为搜集中国内地各类情报的主要中心
［10］

。时至今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仍是美国在亚太地

区的重要情报、信息搜集部署地点。与冷战时期主要针对共产主义阵营的情报搜集相比，今天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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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香港总领事馆的情报搜集并不仅仅针对涉港情报，中国内地、台湾地区以及朝鲜半岛、东南亚地

区等都是其情报搜集的对象。 

另外，冷战时期，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还有针对性地开展涉港文化活动，企图通过文化手段实

现遏制共产主义的政治目标
［13］

。开展涉港文化活动是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主要功能，是美国整体

对港文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冷战时期东西方阵营的对峙，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在香港开

展的文化活动发挥着意识形态渗透和对峙的功能
［14］

，把小说、报刊、杂志、电影等作为意识形态渗

透的工具。 

二、回归以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对香港事务的介入 

香港回归以来，随着美国在香港利益的扩展，美国加大对香港事务的介入。美国的官方及民间

力量开始迅速在政治、经济、文化、舆论等各领域对香港进行渗透，并主要从香港的政制发展、人

权状况和高度自治三个方面介入香港政治事务
［15］

。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作为美国对港政策的执行者，

其功能不断扩展，在香港回归以来美国介入香港事务中扮演着“前台”角色。 

（一）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功能的扩展 

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是美国驻香港的最高外交代表机构。作为美国对香港特殊地位确立的标志

之一，与上海、广州、沈阳及成都等美国驻华总领事馆隶属于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情形不同，美国

驻香港总领事馆直属美国国务院。由于冷战的结束，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在冷战时期承担的功能一

度弱化。但随着英国在香港的撤退，在香港拥有众多经济利益的美国对香港方方面面的问题予以极

大关注，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承担的功能不断增加。从传统来看，加强与香港贸易和投资关系，维

护美国的经济利益以及维护在港工作生活和赴港美国游客的安全，是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最主要

功能。美国是香港的第二大出口市场和第五大进口来源地，而香港是美国的第九大出口目的地。美

国对香港拥有巨大的贸易顺差，这是世界范围内双边贸易中最大的贸易顺差。2017 年美国与香港贸

易额达到 689 亿美元，顺差额更是高达 345 亿美元。美国向香港的商品和服务出口为美国国内创造

了 18.8 万个岗位。另外，香港有 1 400 多家美国企业，8 万余名美国人长期在香港居住，每年有数

十万美国游客到访香港
［16］

。近年来，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扩展，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协助美国政

府有关部门打击跨国犯罪、非法移民、恐怖主义，还将环境保护、学术及文化交流扩展至公共外交，

全面地扩大美国在港利益。美国在港利益的扩张，促使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扩展功能性作用。另外，

随着香港政治局势愈趋复杂，特别是在 2014 年非法“占中”、2015 年政改、2016 年香港立法会选

举及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打击“港独”、2017 年行政长官选举和香港回归 20 周年等重大问题和关键

节点上，国际社会对香港的关注度大幅上升。作为美国对港政策执行者和在港利益维护者的美国驻

香港总领事馆，对这些问题同样予以关注和介入。 

美国政府提升派驻香港总领事的层级，表明美国驻香港总领事的角色愈加吃重，在执行美国对

港政策中的作用上升。香港回归以来至今，美国先后派驻 9 位驻香港总领事。他们分别是包润石

（Richard A.Boucher，1996 年 8 月—1999 年 7 月），高乐圣（Michael Klosson，1999 年 8 月—2002

年 7 月），祁俊文（James R.Keith，2002 年 8 月—2005 年 4 月），郭明翰（James B.Cunningham，

2005 年 5 月—2008 年 7 月），唐若文（Joseph R.Donovan Jr.，2008 年 8 月—2009 年 7 月），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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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棣（Stephen M.Young，2010 年 3 月—2013 年 7 月），夏千福（Clifford A.Hart，2013 年 7 月—

2016 年 7 月），唐伟康（Kurt Tong，2016 年 8 月—2019 年 7 月），史墨客（Hanscom Smith，2019

年 7 月起）。 

从以往 8 位美国驻香港总领事的任期来看，除唐若文就任仅 1 年外，其他 7 位总领事的任期都

是 3 年。多年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一职均由美国国务院专门负责中国大陆及台湾事务的大使级官

员担任，如杨苏棣曾任“美国在台协会”主任，夏千福曾任美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协调办公室主任；

唐伟康曾任负责经济及商业事务的首席助理国务卿帮办，即美国国务院处理经济事务的最高级职业

外交官。2019 年 7 月新任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史墨客，曾任负责中国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美国驻上

海总领事、美国国务院中国及蒙古事务处处长等职务，对中国事务相当熟悉。这一任命说明美国愈

加重视在香港的利益存在及企图扩展更多的利益。 

（二）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对香港事务的介入方式 

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在维护美国在港利益存在的同时，对香港的内部事务、“一国两制”在香

港的实践等进行“积极”的介入。从整体上看，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介入香港事务的方式如下： 

其一，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就涉港重大问题发表声明。通过发表声明表达美方对相关问题的立

场和关注，是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介入香港事务的最重要方式之一。2002 年下半年，香港特别行政

区政府根据《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的要求进行立法公众咨询。在此期间，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多次

发表声明，表示如何经过自由公开的咨询对《基本法》第二十三条建议作出结论，如何最好地贯彻

《基本法》所保证的民主，这应该由香港政府和香港市民来决定
［17］

。2013 年 8 月，夏千福就任美国

驻香港总领事后就香港政改发表言论，声称希望香港各界能就政改方案达成共识，迈向“普选”。

夏千福甚至声称：令各方人士，包括反对派在 2017 年特首普选时可以“入闸”
［18］

。美国驻香港总

领事馆支持非法“占中”。2014 年 9 月 28 日，香港发生非法“占中”。9 月 29 日，美国驻香港总

领事馆发表新闻声明，宣称督促各方停止任何可能使紧张局势升级的行为，以和平方式表达对香港

政治未来的观点。该声明宣称：美国政府强烈支持香港行之有效的而且受《基本法》保护乃至国际

公认的基本自由，包括和平集会自由以及言论和新闻自由的立场
［19］

；美国政府没有支持任何政治人

士或组织，美方只是支持言论、和平集会及示威自由的原则
［20］

。 

其二，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就重大问题、事件公开发表言论。香港回归初始，美国驻香港总领事

包润石就香港的政制发展问题表示，美国希望香港进一步扩大“民主化”，尽早举行立法会选举，

保持乃至加快走向“更为开放的、更具代表性的、更为负责的政府制度”。美国对香港民主制度如

何发展非常关注。2004 年香港政改处于关键时期，美国驻香港总领事祁俊文 3 月 9 日在《明报》发

表题为《民主——香港保持稳定繁荣最佳途径》的文章，表达“美国政府坚决支持民主是香港保持

稳定繁荣和推动自治的最佳途径”的立场。2005 年 10 月，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郭明翰就香港特别行政

区政府提出的关于 2007 年行政长官及 2008 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政改方案表示，政府延迟政改方案

会引起国际社会的担心，以此变相施加压力
［21］

。2008 年 7 月 11 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郭明翰声称，

希望香港在“自由经济”“公民自由”“尊重人权”方面能继续成为“整个世界的明灯”
［22］

。2013

年 9 月 24 日，夏千福在香港美国商会发表“美国-香港伙伴关系印象：强健纽带、互利之源”的演

讲。夏千福声称：“一个完全自主、开放、法治的社会是维护香港稳定和繁荣的关键。美国坚决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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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港人要求在香港实行民主、选举改革和普选的愿望。民主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人们对自己采用的

政治制度拥有最终发言权。”
［23］

2019 年 2 月以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推动修订《逃犯条例》。美

国驻香港总领事唐伟康在多个场合表达对修订《逃犯条例》的反对，实际上是表达美国对该问题的

立场。 

其三，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支持和培育香港反对派力量。长期以来，香港的政治力量呈现建制

派与泛民派的“二元”格局。幕后支持反对派力量对抗建制派、特别行政区政府以及中央政府，一

直是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介入香港事务的主要方式。 

首先，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高度关注香港反对派内部力量的变化和整合。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

高度关注反对派动向，包括反对派政党的发展、反对派政治人物的言行，民主党、公民党等泛民政

党的选举策略和部署，新兴本土派的发展动向等。2011 年 8 月，“维基解密”披露的美国驻香港总

领事馆上千份秘密电文，主要由 2005 年至 2009 年间两任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撰写，其中渉及反对派

头面人物的超过半数。多名反对派立法会议员不时向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汇报”最新的政治情况，

有人更被美国视为“重点保护人物”。李柱铭、黎智英、陈日君三人被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关注为

“传媒、宗教、政客”组合，他们不时向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报告香港最新的政治情况。“维基解

密”曝光的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机密电文显示，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一直高度重视泛民主派的政

治取态和人选问题，积极寻找所谓能够继任李柱铭的“灵魂式人物”
［24］

。 

其次，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积极为反对派人士与美方高层会面提供协调。一方面，美国驻香港

总领事馆为反对派赴美访问提供安排，并协调反对派与美国高层进行会面。如 2014 年 4 月，美国副

总统拜登在白宫“偶遇”李柱铭和陈方安生，这其实是在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和美国国务院的协调

安排下形成的。另一方面，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协调安排访问香港的高层官员在港期间会晤反对派

人士。如 2011 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访问香港期间与余若薇会面，2019 年美国副总统彭斯会见陈方

安生、黎智英等。 

再次，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在重大议题上采取支持反对派立场的态度。在国家安全立法、推广

国民教育、政制改革、非法“占中”等问题上，其全面采取支持反对派的立场，变相为反对派“站

台”和“撑腰”，助长了反对派的声势。如在政改时期，时任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夏千福频频约见香

港各政党代表，旨在传达硬撑反对派“真普选”方案和鼓动他们参加 2017 年特首选举的信息。此外，

在非法“占中”期间，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还利用网络平台提供支持。 

最后，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对香港冒起的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港独”言行采取了间接支持的

姿态。近年来，“港独”分离组织和分子冒起，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直接接触持“港独”立场的激

进本土派人士，并为他们赴美国访问和宣扬“港独”提供便利。这实际上间接支持了“港独”的扩

散。如 2016 年 4 月，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官员与持“港独”立场的香港激进本土组织“本土民主前

线”负责人梁天琦和黄台仰会面，让他们以书面请求方式申请经费资助，表示美国政府可考虑通过

美国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进行经济资助
［25］

；2016 年 5 月 17 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发言人霍沃斯

在被问及关于“港独”的看法时声称：美国政府支持香港的言论和集会自由的权利
［26］

。美国驻香港

总领事馆发言人的这种表态，实为对危害中国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港独”言行的纵容和支持。 

其四，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介入香港的舆论、青年、法律、教育等领域。香港青年群体是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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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力进行渗透、影响和拉拢的主要群体。由于青年的政治立场与政治取态较易改变，容易受到外部

环境的影响，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通过利益输送拉拢青年，特别是处心积虑利用较有影响的青年

及学生个人，推动青年、学生在香港的社会运动中扮演活跃的角色。如非法“占中”的骨干周永康、

黄之锋等都通过不同途径得到了美国的利益输送。具有美国背景的组织还为香港相关青年组织提供

培训和指导。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还安排周永康、黄之锋等人赴美参加所谓的民主活动，组织他们

与“民运”分子、“台独”分子等共同研讨香港的“民主抗争运动”；安排香港青年中的激进人士

赴美国国会，与反华议员会面，唱衰香港。 

三、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介入香港事务的影响及趋势 

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对香港事务的介入，既加剧了香港局势的复杂性，干扰了“一国两制”在

香港的顺利实施和中美关系的发展，又增加了中国管治香港的难度，成为影响香港局势发展的不稳

定因素之一。 

其一，对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造成一定程度的困扰。香港回归 20 多年来，除由于香港自身面临

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外，美国对香港事务的介入加剧了香港局势的复杂性。一方面，美国把对香

港事务的介入当作牵制中国的重要手段。美国的对港政策基本是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摇摆
［27］

，

用自由主义的手段试图达致现实主义的目标
［28］

。特别是近年来，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和印

太战略，借助香港牵制中国的意图明显上升。加之香港本身出现的围绕政制发展的政治博弈以及分

离势力的冒起等，香港议题成为中美关系以及两国最高领导人会谈中的新内容
［29］

。美国驻香港总领

事馆对香港事务的介入，增加了中美关系中的不确定性因素。 

其二，成为影响香港政治稳定的最大外部因素。近几年来，香港先后发生非法“占中”、旺角

骚乱等暴力性事件以及政改、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等事件。非法“占中”失败后，香港反对派力

量整体走势呈现下降。美国妄图使香港立法会选举中反对派能维持三分之一多的议席，以确保对重

大政策的否决权。在 2015 年围绕政改方案的博弈中，美国基于自身利益和选举政治的考虑，支持香

港立法会通过政改方案以实现行政长官的普选。与此同时，香港各政团进入时代更替期，社会政治

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争议性议题进一步增多，可能引发更多外部关注与干预
［30］

。香港反对派引入外

力干预香港事务，给香港的政治局势增添了更多不稳定因素。 

其三，干扰“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及《基本法》的实施。这极大地损害了“一国两制”的

国际声誉以及在香港的实践
［31］

。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对香港事务的介入加剧了香港的社会对立。美

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支持反对派，加剧了建制派与反对派的矛盾，助长了反对派对中央政策、对特别

行政区政府施政的抵制。这些外部势力的活动掺杂了复杂的政治、经济因素，使得香港各政治派别

更难达成共识。外部势力对香港民主进程的“特殊关注”放大了香港政制争议，令争议各方更难达

成妥协。无论在立法会还是整个社会层面，香港反对派对建制派形成了更大程度的对抗意识。这不仅撕

裂了香港社会，也牵制了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大量精力，使其难以充分投入到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议题

中
［32］

。 

特朗普上台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出现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和挑战。随着美国推行“印太战略”

以及中美矛盾的显现，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对香港事务存在加大介入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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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以对港政策牵制中国，将对港政策应用到中美关系中。根据 1992 年出台的《美国-香港

政策法》，美国将香港作为独立关税区看待，以期维护美国在香港的经济利益。2018 年 11 月 14 日，

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年度报告。该报告批评中国中央政府侵蚀香港“一国两制”，

建议美国商务部重新审视应否在科技产品出口香港的政策上，继续将香港和中国内地视为两个独立

的关税区
［33］

。2019 年 5 月，该委员会又发表反对香港修订《逃犯条例》的政策报告，认为修订《逃

犯条例》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与美国在香港的经济利益构成严重风险，建议美国政府重新考虑与香港

的引渡协议
［34］

。其实在 2018 年 5 月，美国国务院发布《香港政策法报告》，对向香港转移敏感技

术等相关受管制物资就提出了忧虑
［16］

。美国政府关于香港独立关税区政策的考量，其实是中美经贸

摩擦以及中美关系总体态势的具体体现。 

其二，加强与美国驻华大使馆、驻台湾代表处以及亚太地区其他使领馆的协调、沟通和互动，

提升自身功能。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虽然不由美国驻华大使馆管辖，但作为美国在大中华地区的外

交代表机构，将与驻北京的美国大使馆、驻台湾代表处加强在整体对华事务上的协调和互动。美国

意识到“港独”与“台独”相互勾联，有利于美国介入香港事务。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妄图在所谓

中国民主、人权问题和“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处理非政府组织在内地活动事宜上，发挥驻北京、

香港、台北三地机构的联动效应，共同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 

其三，与美国国内对港政策的制定遥相呼应，更多地介入香港事务。近年来，美国当局不惜重

启《香港关系法》，重新发布年度《香港政策法报告》。美国国会内部亦准备《香港人权及民主法

案》的立法工作。一些具有美国政府背景的基金会也积极参与香港的相关项目。非法“占中”发生

后，美国不同部门进一步加强了对香港本土政治组织的接触与资助。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紧密关注

香港的各项选举进程，秘密搜集各派参选人的政治取向，以根据事态进展施加影响。美国驻香港总

领事馆更多介入香港事务，与美国维护自身全球利益存在密切联系。 

四、中国政府应对美国介入香港事务的当前议程 

对于美国对香港事务的介入，特别是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在介入香港事务中的前台“操作”，

中国政府应将其放在中美大国竞争博弈的视角中予以看待和应对，确保始终在香港问题上维护国家

的核心利益。2014 年 6 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

皮书明确指出，要始终警惕外部势力利用香港干预中国内政的图谋，防范和遏制极少数人勾结外部

势力干扰破坏“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施
［35］

。中国政府对美国介入香港事务要进一步加强应对。 

其一，防范美国将修订《逃犯条例》等香港事务问题国际化，在中美博弈中打“香港牌”。美

国国务院、国会此次在香港修订《逃犯条例》问题上如此处心积虑介入，甚至拿出威胁的筹码，根

本上是受到中美关系形势的影响。特朗普政府企图利用香港事务对我国进一步施压，试图将其作为

中美今后谈判的筹码之一，妄图达到在多方面打压中国的目的。中国政府应持续通过外交途径反对

美国对香港修订《逃犯条例》等内部事务的介入，不将香港问题作为两国会谈、谈判的内容。我国

既要避免香港问题进一步国际化，造成国际社会的误解，也要避免在中美博弈过程中给美国扩大“战

场”的机会。 

其二，密切跟进美国涉港法案具体细节，及时做出有力的反制。美国国会反华议员借机推动《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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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在美国对华整体情绪负面、美国国会近期通过大量涉华（包括涉台）法案背

景下，《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在 2019 年 10 月美国国会通过的可能性极大。美国国会通过的涉港

法案无论是否对美国行政当局具有约束力，其在美国、在国际上造成的负面影响较大，也会在一定

程度上为香港反对派张目。中国政府既要在面上强烈反对涉港（包括涉台）法案，也要认真了解其

细节，以便在具体情况下予以反制。 

其三，加强内外舆论宣传，对美国在涉港问题上的“极限施压”向国际社会做好说明。美国与

香港的引渡协议、独立关税区地位，是美国介入香港修订《逃犯条例》中作为威慑手段的工具。美

国基于《美国-香港政策法》给予香港独立关税区地位，是一项对美国自身有利的自由贸易安排，不

是美国对香港的“恩赐”。即使美国取消这一安排，香港独立关税区的地位并不会消失，因为《基

本法》和世界贸易组织均规定了香港独立关税区地位。反而对美国来说，其在香港的利益会受到损

害。对美国在涉港问题上的“极限施压”，中国政府应做好国际宣传，营造有利的国际舆情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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